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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刚亮，老村长就拄着拐杖来到了“振兴
虾蟹合作社”，东看看、西瞧瞧，似乎在寻找什
么，我见他凑过去招呼说：“老村长，这么早就
来了。”“来了，不过来转转心里堵得慌。”老村
长的回答声里藏有一丝愧疚。

那是年初村里大兴养虾，家家挖虾池，谁
都不想错过赚钱的机会。

到投放虾苗时，虾苗紧俏，价格昂贵不说
还抢不到货。有路的人到处打电话联系，没
熟人的三个四个结伴乘车去湖南、江西、江苏
等地寻找，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急如焚。
老村长得知便给在上海做多年龙虾生意的女
儿电话咨询。

女儿路广客户多，很快联系到了。即刻
回娘家和父亲商量说可以试试。

有虾苗的消息像长了脚似的在整个村子
传开，心急的跑到老村长家来。不到一个小
时，老村长的家里家外都被人挤得水泄不通，
闹哄哄的。老村长忙着招呼大家，女儿忙着
和大家闲聊，时不时拿笔在本子记录：张三五
百斤，李四八百斤……

突然老村长大声喊：“请大家都回家估
算一下需要多少虾苗，等会派人去挨家挨户
登记。”

话音刚落，大伙乐哈哈地四散而去。
老村长请代表们去统计，女儿忙联系客

户，报数量，说质量，定发车时间。
两天后，虾苗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送

进村里。老村长门前成了个大市场，大人们
有的在聊天、打扑克牌，有的还趁机打情骂
俏；小孩在中间追赶、嬉闹；老人们来看热闹，
从早到晚等候虾苗的人络绎不绝。每当虾苗
车一到，大伙扔下手里的活一拥而上，搬的
搬，称的称，一车虾苗没等回过神来就一抢而
空，抢到虾苗的开心走了，没有抢到虾苗的一
脸扫兴，继续等待下一趟。

不到十天，虾农的池子里放足了虾苗。老
村长在女儿准备离开时，叫来几个养虾大户与
女儿协商以后村子里的虾苗供应及成品虾销
售的事，女儿欣然答应找她并签订好合同。

几个月过去，一只只硕大的紫红色的龙
虾，在草丛上、池岸边挺着身子，鼓着双眼擎
着一对钳子，随时准备遍游天下。

虾农一次次电话催她来收购，她总是说
市场行情不好，再等等。找地方的贩子低价
收购不说，头还摇得似拨浪鼓，如一堆臭狗屎
无人问津。眼看一天天过去，气温一天天下
降，一年的投资全在水里，人们寝食难安，心
急一阵紧是一阵。

老村长见女儿不履行合同就亲自去找
她，她说：“今年龙虾丰产，疫情让销售受阻，
龙虾市场价超历史最低，我怎能去。”

“这样，你不准备去收购了？那签订的合
同咋说。”老村长问。

“按合同价我亏不起，按市场价虾农赚不

了钱，让虾农找本地的贩子试试。”她难为情
地说。

“人讲的是诚信，你可好甩手不管，那些
虾咋办？你必须去收购，不然我这张老脸还
要不要，你还回不回娘家。”老村长扔下话后
气冲冲走了。

回家后把女儿的意思跟大家一说，顿时
屋子里只听见呼吸声，都傻眼了。即刻又炸
开了锅，牢骚满腹声此起彼落。在一片嘈杂
的争吵声，一个刚放假回家的年轻人大声说：

“现在是网络时代，可以注册一个电商平台去
寻找销路。”大家期盼的眼光都移向年轻人身
上，像看见到了救难的观音菩萨。

老村长忙拉着年轻人说：“好啊，怎样办
理我陪你去。”

老村长和年轻人跑上跑下，几天后挂牌
成立了“振兴虾蟹合作社”，电商平台也成功
注册，合作社的龙虾信息一推出就有人抢购，
价格尽管不如往年，但村民们总算松了口气。

老村长的女儿也跑来要求加入合作社，
大家都沉默不语。最后她竟以高出平台价的
价格收购虾农的全部龙虾，虾农们一下子蹦
了起来，紧紧握了握老村长女儿的手，各自开
心的忙碌起来。

（作者系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
小说学会会员，荆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
《中国企业报》《荆州日报》《精短小说》《今古
传奇》《河南文学》《大渡河》《青年文学家》《小
说快报》《当代小小说》等报刊，作品多次获全
国征文大赛奖并入选出版书刊。）

虾农的笑声
□ 袁南成

小时候，家的印象，除了母亲、父亲、兄弟姐
妹和小伙伴，就是那吃饭睡觉的三间低矮的青砖
瓦房。那时候从来就不曾远离过家或家乡，对家
与家乡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稍稍长大一点，离开村子去十多里外的镇上
读书，学校虽然离家里也就十多里的路程，但走
路也得一两个小时。那个自行车在城乡都十分
稀罕的年代，为节省时间，远点的同学，只得周一
至周五在学校住宿上课。住校的日子，学习很
忙，但晚上入睡之后，眼前也会出现母亲在田间、
菜园劳动的样子，兄弟姐妹的喊叫、笑声。当每
个星期六的下午提着那个空着的罐头菜瓶，沿着
那条河边的小路，归心似箭地跑回家的时候，见
到正站在门前油灯下，笑盈盈地看着我回家的母
亲，此刻，那种说不出的激动，也许那就是我对家
最早时的初步认知。

后来，长大了，去本县一个离家七、八十里路
的小镇工作，突然间离开家和家乡去一个我从没
听说过的地方生活、工作，且小镇风俗和说话的
方言与家里已明显有些不同，但工作一段时间
后，也就慢慢适应了，觉得小镇的生活比乡下的
家里好多了。虽然每月一次的休假，我也会毫不
犹豫地搭车、骑车，第一时间回到那栋三间瓦房，
回到拥有父母、兄弟姐妹的家中，但每次回家，却
再没有那种对家依不舍的感觉。有的只是到家
后的那种离开村子后而产生的一种无形的优越
感，在伙伴们面前的故意显摆。可能是那时年纪
尚轻的原因，我总是把家里的水、油灯和土灶，和
单位方便、亮敞、整洁的自来水、电灯和食堂进行
比较。因此，每月的四天假期，我都会在家休息
一两天或两三天后就借加班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而提前返回了单位。

再后来，到了县城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
父母的老去，结婚、生子也就成了我的必然选
择。我出生的长江边上那栋三间青砖瓦房，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场特大洪水中倒塌，兄弟
们已各奔东西地另立门户，过着他们自己的生
活。年迈的双亲更是在随后的几年里相继病故，

聚满父母兄弟亲情的老家就彻底不存在了。因
此，那个三十多公里的长江边上留下过我童年和
少年时光美好记忆的家也就慢慢淡忘了，加之也
没有什么非要回老家去的大事小事，回家的时间
也就越来越少了。

县城里，单位上世纪八十年代分配的五十多
平米的福利房宿舍，就成了我结婚生子后名副其
实的家。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单位早年间分配的阴暗
潮湿的一楼宿舍，实在难以满足一家人的居住，
连来个客人也不得不在熟人借住或在酒店临时
开个房间，无奈之下，我只得拼尽全力地东借西
凑，在新城区的江城南路购买了那套六楼上百多
平米的步梯商品住房。至此，我把全部的心思花
在了这个属于我们三口之家的新家上，除了上班
时偶尔的出差一两天外，从此不曾离开过那里。

新家面积不算很大，装潢也很简单。三个房
间、一个客厅，几张木床、一台电视、一组沙发的
简陋的新家。只是这个新家自我们搬进去后，儿
子从进高中到大学毕业，直到毕业后离开家里到
省城就业，不知不觉中一住已有二十多年时间。
二十多年时间，我生活得很是平淡，一日三餐、上
班下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没有
大喜大悲，更没有什么处惊不变的大事发生，在
这个最后的家中度过了从中年向老年的过渡，直
到年前退休，我也从没想过还会再离开这个早已
住着习惯与无拘无束的家了！

几个月前，接到在省城工作生活的儿子打来
的电话，说是儿媳妇怀孕了，孕期需要我们老两
口去照顾他们的生活，我才恍然觉得，只怕是要
有所准备，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客居一段时间
了。或许一年半年、或许几年！好在我离退休还
有几个月时间，于是我对儿子说：“要不先让你妈
妈过来，等我退休手续办了再来？”儿子听我这么
一说，也非常理解，说：“我妈一个人先过来，怕她
太无聊了。”答应我说那他们先坚持一下，同意等
到我退休了一起过去，老伴也正是此意，因此，算
是把去儿子那里的时间推迟一些。

就在我还在有点庆幸时，不知不觉几个月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单位如期办好了我的退休
手续，到了我兑现儿子“退休后就去”承诺的时
候。拿到退休申报表的正式批复后，不得不开
始做去省城的准备工作，冬夏换洗的衣物，被子
床单及必要的生活用品，一大箱、几大提的，在
充满疑虑与期待的矛盾心态中，被儿子开车接
到了他家——省城那个悬空在33层的新家。

儿子的家其实挺好的，除了面积略小点儿，
装修挺温馨的，小区内的绿化及环境也挺优美；
当然最主要的是不用像在我生活了近二十年的
县城的那个家，每天要气喘吁吁地爬上爬下六层
的楼梯。

刚来儿子这里，一切都很新鲜。儿子儿媳妇
十分孝顺，把最大的那个房间让给我们，而他们
每天一大清早就赶去单位上班了。我们早上起
床除了洗漱、过早，就是与老伴去菜场逛逛，买点
上午要吃的简单的小菜。中午随便吃点之后，有
时去街上或是就在小区转转，有时就在家随手写
写画画，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到了下午略忙一点，
要做一家四人的晚餐。当然忙点都还好，只要儿
子他们爱吃，我们也十分开心。但就是担心做出
来的菜味道不符合他们的口味或是他们不爱吃，
为每天的几样菜也是费尽了脑筋！

一晃到儿子的家有一个月时间，慢慢那种刚
来的新鲜劲早也没了，时间一长，也感觉到同孩
子们因生活方式与习惯不同而带来的不便和拘
束。老伴时不时地对我说，家里不知怎么样了，
有时又说是老岳母常打电话，言外之意就是想回
去一趟。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你想回去就回
去一趟，我一个人留在这照顾他们，你回去看看
也好。而我又何尝不是呢？不知什么原因，总是
觉得虽然在儿子家住着十分方便，一家人在一起
也非常温馨和谐，特别是不用气喘吁吁地每天爬
上爬下爬那个六层楼的楼梯，但时间一长，我总
觉得心中缺了点什么，或是有点什么似的。时不
时地就想起在县城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六楼的小
屋。近几天来，更是到夜晚上床后很难入眠，有

时入睡后一、二点钟就早早地醒了，醒来后就再
也难以入眠，在床上反复，总想起楼上楼下的邻
里，想起常在一起聊天打牌的同事、朋友，想起常
去散步的江边公园和偶尔在街上碰到打招呼的
熟人，至于到底想他们什么呢？却始终道不清
楚、说不明白。

老伴回去后，我仔细想了想，在儿子这里住
着到底和我那步梯房有什么不同，或是有什么特
别不喜欢或不适应的地方？

好在老伴回家四五天后，在我的一再催促下
很快回来了。老伴回来后，看见她回去几天，脸
色、神色明显地比几天前好了。我半开玩笑、半
当真地对老伴说：“家里比这里舒服、好些？要不
我也回去几天？”老伴说：“家里肯定好些啦！你
回去有什么事？你又没事，浪费来回的车费！”

我只好找个由头，说是退休证和住房公积金
要回去办下！其实老伴知道了我的心思，笑着
说：“你要实在想回去就回去一趟吧！”见老伴已
经答应，我满脸堆笑地说：“那我明天就走！”

第二天早上，我赶快打通了回家客车的电
话，中午12点左右，我早早地等在约好的搭车
地点，当客车刚刚停稳，我快速地登上了回家的
班车。

曾多次搭乘这趟班车从家来回到儿子这里，
所以见到它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像是那种遇到久
别的故人一样。随着车子的启动，心中更是有点
激动的感觉。

高速路上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当汽车刚刚开
过与邻县交界的那座标志性跨河大桥时，我心中
不觉有种说不出来的欣喜与亢奋，让我对沿途一
晃而过的树木和花草，都感到格外的亲切与温
暖。只是当我还沉醉在那种从未有过的回家的
激动之时，汽车也到达下高速的路口。

减速、出高速路口，进城，一会儿工夫，汽车回
到了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县城。汽车师傅很是贴
心，把每位乘客都送到了要去的地方，当汽车稳稳
地停在我家那栋六层步梯房的楼下时，不禁从心底
里喊出了一句：“我到家啦，我终于到家了！”

提着那个简易的行李箱，我快步地向我在六
楼的家爬去，楼梯间我不停地同已有一月之久未
见面的邻居打着招呼，他们也笑着回问着：“你回
来了，这段时间去哪里？”一时间，我似乎全身都
是力气，原来十分难爬的六层楼梯，此刻，却有种
身轻如燕的感觉！似乎只是几步功夫，一下子就
到了六楼的门前。

我掏出钥匙，开锁、推门，家里一切还是我走
时的样子。旧沙发、旧电视、旧家具，连那张旧木
床，还是原来的样子卧在那个装着书桌、书柜的
房间里！

我站在这个我熟悉得有点觉得陌生的空
寂的家中，家中似乎有种无声胜有声的感觉。
虽然家中也有一个多月无人居住，灰尘较多，
但我看着却是那么的亲切与自然，我并没有过
多的收拾与整理，当晚，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
热水澡，似乎要洗掉一个多月来在外的种种不
适，晚上当我睡在那张已由白转黄的旧木床上
时，我竟觉得是如此的舒坦，身上包裹着的那
床因多时不用而有些潮湿的旧棉被时，尽管当
晚的天气突变，窗外一时寒风呼啸，我却感到
那是我好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月来，睡得
最踏实、最温暖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当我一
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
说出一句：唉……回家的感觉真好！

随后的两天里，我用半天的时间，办好了退
休证和住房公积金取存手续，便赶快联系在家时
牌友、文友、聊友，简单地小聚了一下，只是当我
还沉醉在回家的喜悦与惬意之中时，老伴和儿子
都打来了催促我赶快返回的电话，我只得带着一
点无可奈何和有点茫然的心情，再次踏上返回省
城儿子那个虽然温馨、和谐，却没有楼上楼下邻
里，更没有空闲时朋友间闲聊、打牌，散步时随路
而遇的熟人间相互问候的家！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荆州市作家
协会会员，其散文、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于《雨
露风》《精短小说》《参花》《速读》《今古传奇》《湖
北日报》《荆州日报》等报刊杂志。）

撑一把雨伞
□ 季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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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蒋世鸿《咏伞》诗云：“风雨共人行，乾坤掌握轻。
往来多少事，开合见阴晴。”撑起一把伞，便是拥有了隔绝
风雨的一方小天地。我打过各式各样的伞。虽然颜色、款
式不同，但它们都可以遮光或者挡雨。长期以来，我只知
道伞是中国人发明的，到底是何时出现的，却不甚了了。

最近，从一位老先生口里得知了有关伞的一则轶闻，才豁
然开朗。东周时期，当时的著名木工鲁班经常外出为富户干
活，他的妻子云氏有时为他送去衣物，因路途遥远，一旦下雨便
被淋湿。鲁班知道妻子经常被雨淋湿，就在路上为她建造了一
座亭子，碰上雨可在亭中避雨。然而亭子的建造成本太高，无
法多建。一天，云氏突发奇想说：“要是有一个类似小亭子的东
西，可以折叠收放的那种，到了下雨的时候就不愁了。”

鲁班听了有些启发，尝试着做了一个亭子的微缩版，
再裁了布块蒙在竹条上，安装上活动的骨架使其能张合，
最后接上把子方便拿在手上。云氏举着做好的伞，撑开
又收起，很高兴，从此之后，不管下多大的雨，她亦不必愁
苦了。之后，伞走进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几经改造，与民
众相随至今，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件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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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时候，母亲的伞只能替我遮挡一时的风
雨。在我成家之后，爱人的伞只能给我一方小小的“天地”。
至于一些朋友的“伞”，只能帮我解决暂时的小困难。而残
酷的生活告诉我，那些大难关，还是要靠自己。所有人的“伞”
撑不起我想要的生活，只有自己才是自己最坚固的“伞”。

最近，很多地方又下起了雨，很多人打着雨伞出门买
菜或者上班。街道上，可以见到红伞、绿伞、紫伞、蓝伞等
等，汇聚成了雨伞的世界，色彩的海洋……

我忽然想起几十年前家里存放的那把油布黄伞，只
要是下雨的时候，我会举着它上学。有一次刮大风，差点
将伞吹走了，连伞面都被吹得翻过来了。幸亏我躲到了
屋檐下，收起了伞，不然可要被吹烂了……它相伴我十几
年，直到我从高中辍学。当然，我还看到过村姑撑起的

“花纸伞”，她走在悠长悠长的乡间小道上，身姿曼妙，迷
倒众生。我曾幻想在某处地方邂逅像她一样的姑娘，去
寻找自己如诗般的美梦……

在都市里，炽热的阳光炙烤大地，为了防晒，无数爱
美的女性举起小花伞出门，主要是防止强烈的紫外线晒
黑皮肤。此外，还有很多父母也为孩子撑起“伞”，目的也
是一样，防止各种负面信息对他们的侵扰，希望儿女们茁
壮成长。无形的“伞”，保护了很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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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日丽，功成身退；风雨关头，挺身而出。”这是一个
老作家对伞的称赞，不仅概括了伞的作用，还肯定了伞的品
格。伞从问世的那天起，为民众撑起“一方天地”的初心至今
没有变。长期以来，一把伞还衍生出独特的文化和象征意义
（譬如新娘出嫁到了婆家后，婆家人打发娘家人离开的时候，
会给每人送一把伞，寓意是“散”。意思是说新娘与娘家脱离
了关系，从此是婆家的人了），寄托了大家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记得几十年前，乡间有人玩把戏，锣鼓一敲，乡亲们
纷纷出门。只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打开手掌，让倒立
的伞头在手上转动。伞一边转，一边打开，越来越快，越
来越好看，引得众人纷纷喝彩。从中亦可以得到很多感
悟。人的一生，遇到雨会打伞，有时忘却收伞或者胡乱丢
到角落里，等到下雨的时候想起它时，才发现伞发了霉变
或者撑架锈断了。此时才知道伞的收放必须有时有节，
不然伞便失掉了给人遮风避雨的功能。

老话说：“天有不测风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
要有“晴备雨伞、饱备干粮”的思想准备——不要在下雨
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带伞。

我喜欢在雨中逛街。密集的雨点吞噬了都市大部分的
喧哗、嘈杂和沉闷，于是眼中拥挤的街道骤然变得宽广漫长；
轻盈的雨珠洗尽人间的浊尘、人心的猥杂与行道的绿化树，
于是万物渐显纯净的光泽，展现世俗本真的万般风情。最有
诗意的时候是下雪时，雪花无声地飘落到伞面，等走到家，收
起伞的骨架，才发现皓白的雪积累了厚厚的一层，全部掉落
下来了。雪落无痕，山河有情。妙龄少女举着伞在雪中行
走，那是一幅清美的画面，是自然与人最亲近的时刻。

一梦江南，我的信笺上写有我陈年的记忆，紫薇树上
点点芳菲，撑一把雨伞，一场寒雨中聆听人间的温婉心
语，幽幽的叹息，感受草木的柔情……

“三月三的风雨，冻死皇家的闺女。”这是
一句民间俗语，也是天气气候的一个特征。
既然流传着这句民谚，于是笔者寻求着它的
传说与自我的经历。

据史料记载，“三月三”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节日。此时还是“料峭轻寒结晚阴，飞来院
落怨春深”偏寒冷的时节，人们有踏青、交友、
宴饮、祭祀、欢庆、农耕的传统习俗。季节交
换，洗濯去垢，消除不详，祈求福祉降临。人
们也称为“春浴日”，是个民俗节日。这“三月
三”的风俗自古代先秦沿袭至今。

此时节，正值清明进入谷雨，天气处于
“多变之春”。就算大好晴天，时有大风相
伴。要是下雨，也有雷电跟随，大风降温。每
当于此，我就想起老母亲的唠叨：“三月三、九
月九，无事不到江边走。”老母亲为人一生谨
慎，循礼教子。经常这样提醒我们，这个时段
最好不要到外面跑，过去发生过翻船倒舵之
事。往往这个时段天气突变，暴风骤雨，气候
恶劣。而出现这样的天气一般就在（三月三、
九月九）两个日子的“前三后四”。这个时段
的风暴是要起“转”的。用现在时髦的话说，

就是一时“跑步入夏”，一时“跑步入冬”。说
的就是天气变化无常，有时难以预防。

在当地我没有感受传统节日的愉悦，倒是
领略过这“三月三的风雨”的厉害。它要是发起

“威”来，真是非同小可。那就是“一线的灾
难”。什么“龙卷风”“房屋倒塌”“掀翻大棚”等
等等等。俗话说，天干有方向。天灾也是有方
向的啊！它往往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灾
害。回想那年月，农村人只能靠收听广播、收看
电视获取天气预报。预报中也只是出现我省东
部、南部等术语，不能精确到县级地方，只有大
致的地区概念。那“三月三的风雨”真是令人惊
骇。这样的恶劣天气一般发生在晚上。就在那
漆黑的晚上，大雨滂沱，狂风呼啸。肆虐的风暴
一阵紧似一阵，房屋旁发出“呼哨”的响声，那成
排的大柳树被刮得弯腰摇摆，大雨倾盆而下，闪
电刺眼，炸雷响地。真叫人心惊胆寒。那时，我
家的房子独伫村头，无遮拦挡风之物，我非常担
心房子被狂风刮倒。每当这样的夜晚，我们就
领着几个小孩在屋前右侧的小厨房、盘坐稻草
堆旁躲避。等待狂风暴雨的消逝，才能回到大
屋，（那年代的房子一般是砖砌瓦盖、挖墙扩

檩）惊恐的心情才得以平静。
“三月三”前后的时段，总是时有风雨，印

证了这些民间谚语的预见准确。老母亲的叮
嘱不光是一种传教，更是对后人一种潜移默
化的熏陶和润物细无声的关爱。

“清明一半种，谷雨一半秧。”而今，此时
的育秧大棚里秧苗绿葱葱、齐刷刷，长势正
旺。我也曾经在秧田里“薄膜育秧”，有过竹
弓子的小棚，有过平田的覆盖。那是撒了草
木灰和剁碎青草的覆盖物。秧苗到了这个时
段已有一寸多深了，可是经常遭遇大风掀开
薄膜，还有薄膜上一小窝一小窝的“水蛋”。
秧苗抚养这么大多么不容易啊！为了给它御
寒，我们还得给厢沟灌水护苗。那是放学后
的傍晚，我和妻子赤着脚在其小腿深的泥沟
里扫除薄膜上的积水，搭上几根树枝、竹条压
好薄膜。保持厢沟里水满保温。就这样不时
地精心防护，秧苗长势旺盛，心里才觉舒坦。
待到两三寸深时再揭膜练苗。

这“三月三的风雨”，是大自然的安排，非
人力所能抗拒。人们只能遵循规律，避其锋
芒，减少损失。老一辈人曾说过这句农谚，穷

人不信富人“懂”，风吹杨花就泡种。那时可
能只栽一季早稻，真正像现在要栽早、晚两季
稻子，还是早一点播种为好。

“三月三的风雨”，有过“前三后四”的规
律。风雨天气不可避免，但我们可以及时防
范，把损失减到最低。要是外出踏春游玩，适
时避开这个时段还是以安全起见为好。不
过，现在的天气预报“精准”，能预报各个具体
时间的天气。人们更是可以事先防备。

就在这“三月三”的风雨季节，人们吃上了
地米菜煮鸡蛋，也吃上了新鲜的粽子（粽子寻
常上餐桌，不再是五月端阳的专利）。雨水滋
润大地，带来了春菜的丰收；雨水浇灌田野，夏
收作物吮吸甘露；雨水落满池塘，鱼翔浅底，虾
戏草塘。风雨之中千帆过，春花烂漫艳阳天。

“三月三的风雨”，有它猛烈疯狂的一面，
也有狂飙过后春阳的妖娆。此后，它不光惊
现彩虹，还会遍布炽热春光。它的癫狂洗礼，
给人们一次次的历练。人们总是科学地依靠
自己的力量不断征服自然。三月三的风雨，
荡涤了尘世的污垢，报送深春的浓烈，演奏着
春夏交替的美妙乐章。

三月三的风雨
□ 曾繁华

回 家
□ 杨朝贵


